
改制的因由与新路的实行   

祷告：主，我们敬拜你是常新的神，也是不变的主。我们歌颂的是你，传扬

的是你，敬拜的是你，爱戴的也是你，唯有你也永是你。主，我们感谢你给

我们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有这段蒙福的时间，在你面前聚在一起。主，我们

仰望你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你的祝福，甚至无処可容！主，也求你

叫我们向你完全敞开，敞开我们全人，敞开我们的深処，敞开我们的心和灵，

也敞开我们的心思，让你充满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供应全召会，让全身

体都得到供应，带进你的祝福。主，求你也给我们口才和即时的发表，能把

你说出来并说到众人里面。主，虽然我们的年日一天天过去，但是我们里头

愿意向着你是天天新鲜的。每早晨都有你新鲜的怜悯，叫我们摸着你，尝到

你，都是新鲜的。叫我们天天对你都有新鲜的经历，日日都有返老还童的样

子！主，但愿荣耀归给你，祝福归给我们，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阿们！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和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到改制的问题。因着我们的神

是常新不旧的，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虽然年长，却不衰老，没有陈旧的味道，

也能常新不旧。我们的诗歌本里有一首诗歌说，’残岁月，増却减！’(诗

歌七一五首第三节。)这意思是说，人生如残岁月，好像是在加增，实际却

是在减少。虽然我们的年岁天天増加，但我们却不减，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

是死而复活的。在复活里，我们就常新不旧。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88/40/1.mp3


主的恢复乃是真理和生命的恢复 

主在中国厉害的得着青年人 

主的恢复乃是真理和生命的恢复。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办的学校里读书，周周

都被逼着去作礼拜；然而，在长大过程中，并没有听到清楚的福音，告诉人

如何借着相信而得救；也没有听过一篇道，讲到得救的证实与确据。这是一

九二 O 年以前，在中国基督教的光景。一九二 O 年以后，也就是中国的五四

运动之后，革新的风潮在各大专院校非常盛行。许多青年人的思想都革新了，

他们接受了新式教育，都想要造福国家，改进社会。正在那时候，主的救恩

也临到这些青年人，许多有为的青年人都厉害的被主得着。全国从南到北，

各地都有这样蒙恩得救的弟兄。奇妙的是，虽然我们彼此没有互通音讯，可

是我们都有一个心情被兴起来，我们非常爱主，也非常爱主的话，就是圣经。

我们喜欢读圣经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看见真理的亮光 

因着读圣经，我们就看见真理的亮光。那时，我们和外国基督徒属灵的接触

虽然并不多，却也因阅读书刊而逐渐多有涉猎。我们喜爱购买并阅读基督教

里各种经典著作，包括召会历史、名人传记、信息、圣经注解等。并且不只

是一个人这么作，乃是有许多收集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倪柝声弟兄。他

收集的书籍加起来有三千多本，大部分是英语著作。倪弟兄花了许多功夫去

读那些著作，从中得知召会历史的原委，也借由属灵名人的传记，得着许多

帮助和借鉴。倪弟兄特别从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著作,得到非常高深

的启发。那时，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可以说是空前的。 

 

 

 

 



愿意单单照着圣言的启示,来跟随并事奉主 

因着看见了许多亮光，倪弟兄和我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心愿，愿意单单照着

圣言中的启示，来跟随并事奉主。因此，我们就定意，在基督教里所实行的

一切，凡不合圣经的，我们一概摆在一边。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在基督教办

的学校里读书，也都是基督徒的后代。倪柝声弟兄的祖父是一位牧师，我是

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生在基督教，长在基督教，也在基督教里受了教育。

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非常深刻。可是等我们得着圣经的启示，就看见基督教

传统的实行和圣经的启示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点点処処都与圣经相背。

因此，我们都有一个心愿，不跟随西方文化里搀杂的基督教，只愿意有一个

单纯、纯洁、合乎圣经、绝对照着圣经来相信主、跟随基督、敬拜真神的召

会。我们把在基督教里所看见的都摆在一边，单纯、简单的回到圣经，照着

圣经所说的相信主、敬拜神。结果，我们所得着的亮光是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明亮、清楚。我们的经历就像箴言所说：’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

照越明，直到日午。’（四 18。） 

 

释放我们所看见的真理 

我们所看见的头一个真理是得救的证实。然而，当我们照着圣经释放这个真

理，告诉人得救是可以知道并证实的，却遭遇到相当大的反对。领头反对的

就是当时许多的牧师和传道人。一九三三年冬天，我曾到苏州长老会所办的

福音医院传福音，我所讲的题目就是得救的证实。我讲的时候，对面坐着一

位那里的牧师。我一讲，他就摇头；我越讲，他越摇头，态度非常不友善。

那时，我还是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人。大家都知道，青年人一旦看见了什么，

常是不顾一切勇于宣扬并付诸实行的。当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青年人，不要

说别的不顾，就连命也不顾了。我们都有同样的倾向，把世界丢在背后，前

途不要了，名誉也不要了。所以，主就借着我们这班青年人，把一个又一个

的真理释放出来。 

 

 



影响基督徒对真理的了解和认识 

不到十年的时间，真理的潮流在中国流得相当厉害；从南方到北方，遍及中

国各処，给中国的基督教带来莫大的影响。我举一个小例子，当时中国的基

督教不说’聚会’，都是说’礼拜’或’崇拜’。各地礼拜堂的门口都写着’

礼拜时间表’或’崇拜时间表’。到了一九四 0 年代之后，也就是我们起来

为主作见证的二十年后，礼拜堂门口’礼拜’、’崇拜’的字样已经少了，

大多改成了’聚会时间表’。再比方，从前他们用’交谊会’这样的说法，

现在也改成了’交通’。我们所释放的真理，在中国从南到北普遍的影响了

基督徒对真理的了解和认识。最近，台湾某一所神学院出版了一本教导人如

何读经的书。里面有一段简短的话指出，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在已过四十年

里，在华语基督徒中间，对圣经的解释无法脱开’聚会所’教训的色彩。可

以说，华语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讲解，都受了我们所传扬之真理的薫陶，所以

都脱不开主恢复之教训的影响。 

 

改制的因由 

东、西方众召会普遍缺少繁增 

因着主的恢复乃是真理和生命的恢复，因此我们在三年半前，提起改制的问

题，要从旧路改到新路。当时，我所在的美国加州橙县，十多年来只有很少

的扩增。不仅如此，台北召会的人数在已过二十年中也减少了。我环顾东、

西方的情形，觉得美国和远东都像进入冬眠的状态，人数没有繁増。在美国，

人数之所以没有繁増，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反对的力量相当厉害，在真理上

满了争战。在这样的光景下，不容易有开展。另一面，从一九六二年开始，

到一九八四年，也经过了二十二年；日子久了，大家难免有一些疲乏。至于

台湾这里，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我们在台北开工，到一九八四年，已经

三十五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也显出疲态。这就好像在场上赛跑，

开头的时候都很起劲，很有力气；跑到末了，虽然不是不跑，但也难免疲倦，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这种光景就刺激我回去研究圣经，研究召会历史，也研究基督教的情形。我

发现欧美基督教几个大的公会，基督徒人数都在减少；即便有増加的，增长

率也非常低。一九八七年，在夏季训练短短一周多的期间，借着圣徒们每天

晚上外出叩门传福音，竟有超过三千七百人在橙县受浸，其中有六成是讲西

班牙语的天主教徒。这件事刺激了天主教。后来，在一些西班牙语主教的会

议中，领头的主教鼓励众人要出外访人传福音。他甚至说到，一个人若从未

出去叩门传福音，就还没有把自己完全献身给福音。我是在那年十一月间，

从报紙得知这事。这就说明连天主教也都警觉到该研究如何繁増。因此，我

们也需要有所警觉。 

 

世界政治的局势、社会的变迁、人心的思维,都不利于福音的传扬 

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到一九八四年，这三十九年间，回教徒的人数翻

了五倍之多。在台湾岛上，其他宗教都大大开展，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人

数的増加上落后。换句话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局势并不利于基督

教的传扬。在二次大战以前，近两个世纪之久，基督教的普及相当倚靠帝国

主义。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以及落后国家，和他们签订条

约，准许他们去开辟市场、推广货物。中国、非洲、印度等地都受到这样的

压迫。基督教也随着帝国主义传布到各个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然而，一九

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世界局势更新，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让殖民地恢复自由。由于美国的影响力，各国都接受了。这么一来，各弱小

国家都关起门来，也拒绝基督教的传教士，因此拦阻了西教士往外的开展。

同时，因着二次大战，欧美各国内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变动。传福音的人都

承认，特别在欧洲，传福音是难上加难。一九五八年，我被英国史百克弟兄

(T.Austin-Sparks)邀请去访问。我到了英国，史百克开车把我从伦敦载到

苏格兰。有一天，他带我经过一処山间的乡村，那一带都是从學畜牧业。他

告诉我，那一带的人连耶穌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就像外邦一样。你不会相信

在英国境内，有人连耶穌的名字都没有听过。这就让我们知道，英国的基督

教荒凉到什么境地。简单的说，二次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的局势、社会的变

迁、人心的思维，都不利于基督教的传扬。 



我个人在美国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一面为主作工，一面观察基督教的情形。

我也尽力订阅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人士也承认，这二十五年来基督教增长

的光景大不如前。虽然也有一些福音大汉兴起，但始终未能挽救颓丧的光景。

换句话说，基督教失去了传扬的能力。从前基督教的开展，有部分可能是因

着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不是单纯圣灵的能力。另一面，社会的变迀也带来影

响。一九六二年底，我们初到美国开工，那正是嬉皮盛行的时候。那个年代

许多青年人极其排斥老社会的东西，对于传统的基督教也不理不睬。但我们

在美国的初期，也就是头十年，有许多嬉皮却都得救了。 

 

聚会应当满了彼此互相 

我们看看主恢复中众召会的光景，也得承认我们传扬的能力不够，圣灵的能

力不够。我们正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光景时，特别注意到两処经节。第一処

是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

当为建造。’这里说到’各人或有’，还不只是许多人，更是每一个人，并

且不是建造个人，乃是建造召会，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二処是希伯来十章二

十五节：’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

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保罗这话的意思是，那些信主的犹

太人若是回去犹太教，就是放弃了基督徒自己的聚集。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不

可以放弃基督徒的聚集，而回到犹太教去。在这段经文里，’彼此劝勉’这

四个字，乍看之下并不太重要，但里头的意义却相当重大，因为指出基督徒

的聚集应该是’彼此互相的’，不该是’一人讲众人听’。事实上，我们不

是在一九八四年以后才看见这两処经文。大约五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三七年

的时候，倪柝声弟兄在上海一次重要的同工聚会释放信息，就提起这两処圣

经。那些信息后来出版为’工作的再思’一书。他说，圣经给我们看见，基

督徒来在一起聚会，是满了彼此互相，是彼此说互相听，而不是一人讲众人

听。 

 



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

教训，或有启示...。’’各人’包括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因此’各人或

有’指明每个人来聚会都是有备而来。这里的’诗歌’就等于旧约的诗篇，’

教训’就是教师的话，’启示’就是申言者的话。这些’或有’、’或

有’、’或有’加起来，就使聚会满了彼此互相。因此，每逢圣徒聚在一起

的时候，乃是彼此说互相听，而不是一人讲众人听。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也

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

主日上午的聚会若是一人讲众人听，永远不会看见彼此劝勉。这就证明在主

后一千九百多年，新约圣经最低限度还有两処经节尚未应验。 

 

用诗歌彼此对说 

此外，我们也看见诗歌首要的并不是为着唱，乃是为着对说。以弗所五章十

九节说，’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歌

罗西三章十六节也说，’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

恩感歌颂神。’用诗词歌赋来彼此劝勉，是很有刀量的。一般人说话所用的

语句，总比上不诗歌那么精粹。在初期召会的时候，他们常用诗篇。聚会时，

有人会从诗篇中选一篇，不是先唱，乃是先彼此对说，彼此教导。除了诗篇，

箴言的许多格言也被基督徒用来彼此劝勉。诗词歌赋以及格言的语句都不是

平常的话，乃是非常精粹的。就连我们中间几十年来所写的诗歌，也不是平

常的句子，都是精粹。写的时候，都是考虑再三；写过之后，也都经过多次

的修改，有些地方甚至还改了四、五十次。所以，诗歌的句子都是非常有意

义的。照着新约的启示来看，诗词歌赋首要的乃是为着说，其次才是为着唱。

说诗歌的影响力比唱诗歌还大，比用普通的话来劝勉人更有力。 

 

 

 

 



要推掉’列国的风俗' 

虽然倪弟兄在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同工聚会里，提及聚会应当人人彼此互相尽

功用的事，但他也晓得要把一人讲众人听的传统去掉并不容易。第一，这个

多年的习惯已经深植在弟兄姊妹里面。一题起基督徒的聚会，第一件事就问

谁讲道。因着人里头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习惯和风俗，要忽然间去掉一人讲众

人听是非常困难的。第二，如果我们把一人讲众人听的实行停掉了，要用什

么东西来顶替？那时候还很难找出一个顶替的办法。所以，倪弟兄说过之后，

有十年之久我们仍是按兵不动。到了一九四八年，倪弟兄在福州鼓岭山上办

训练，有将近一百人在那里受他带领四个月。在那次训练里，有一系列的信

息叫作’教会的事务’，他又提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们，每个主日，众人去

作礼拜，一人讲众人听。周周如此，整年如此，一直下去，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是不合圣经的，乃是'列国的风俗’。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努力，把主日

聚会一人讲众人听推掉。大家听了几十年，仍只是听。这个东西没有留存的

价值，一定要推掉。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推，我推，大家都推，一个接一

个推，迟早会把这个东西推掉。（参’教会的事务’第四篇。） 

 

小排带进繁增 

倪弟兄说过这件事之后，信息还未刊印成书，政局就改变了。倪弟兄在工作

上安排我离开大陆。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因着还没有得到刊印出来的

信息，所以我们在台湾开工时，也没有在开头就把这件事摆出来。我们虽然

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摆在实行里。不过，那时我们确实很看重小排。所以，

在台湾岛上，短短五年内就有百倍的繁増，人数从三、五百人増加到三、五

万人。这其中一大部分的力量，就是倚靠小排。小排把人带进召会生活，也

留住并托住人。那么传扬呢？传扬就在乎我们有福音队。每主日下午，福音

队从一会所出发，大家穿福音背心，打大鼓，到新公园露天音乐台传福音。

每次现场三千个座位都座无虚席。聚会结束后，总会带回四、五百张记名单。

第二天晚上，圣徒都来在一起，把这些名单分出去，一个个去看望。那时，

得救的人非常多。 



我们在台湾的头五年，福音是这样传，小排是这样聚，不仅把人带进来，同

时也把人留了下来。因此，在五年之内，就有百倍的繁増。然而，年日久了

之后，加上我到美国去开工，小排的实行几乎没有了。虽然不是绝对没有，

不过也是若有若无，也就没有什么功效了。 

 

恢复’各人或有’的聚会 

主的话必定得着成全 

所以，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实在不是一个新题目，乃是四、五十年前，我们在

大陆就研究过、注意过的题目，而且也已经刊印在我们的书籍里。一九八四

年，我们乃是把老题目重新提出来。长话短说，主的话在圣经上是不能废掉

的。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说，’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能过去。’五

章十八节也说，’即使到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

直到一切都得成全。’我绝对信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和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

这两节圣经是不能过去的，必要得着成全。然而，我们作了几十年的基督徒，

甚至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没有看见这两节得成全。为此，我们在一九八四

年开始研究改制，推动小排的实行。我们又办了好几期的全时间训练，特别

在叩访传福音和家聚会的事上多有实验。到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们把全

时间受训者和召会里的弟兄姊妹完全调在一起，成立了分区聚会。现在，我

们不仅有家聚会、排聚会，还有区聚会。我们的负担是要使林前十四章二十

六节和希伯来十章二十五节得着成全。 

 

 

 

 

 

 



话语上的供应需要’教训’和’启示’ 

最近我参加了三个地方的主日分区聚会。这些区聚会的空气和作法，都比以

前革新、新鲜、活泼和高昂。弟兄姊妹说话的人数増多了。可是话语的内涵、

内容、供应还不够。我们聚会的供应是靠话语，话语一缺，供应就不够。弟

兄姊妹光是作一点见证，光是说一点诗歌还不够，还得有话语。保罗在林前

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到，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这个，或有那个。我

们要注意，他所说的’或有’，当中有两项是非常重的话语，一是教训，一

是启示。教训和启示绝不会只是三言两语，最少也是短篇信息，总得有三、

五分钟。所以，现在我们奋斗的目标是要在区聚会，甚至是小排聚会里，有

教训和启示。不光是说诗歌、作见证，还要有教训或启示，虽然只是短篇的，

却要能给人确实的供应。我们需要接受负担，向主呼吁，求主在圣徒们中间，

不论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兴起教师和申言者来。在分区聚会

以及小排聚会里，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讲，只需要讲三、五分钟就可以了，再

多就占了大家的时间，变成一个人讲。有些姊妹说，’要作教师讲教训的话，

那就像长老一样。这样一来，姊妹们就没有分，因此也就得释放，不必担这

个担子。’我们要知道，不光旧约有女申言者，新约也有。在使徒行传里，

传福音的腓利有四个女儿，个个都是申言者。（二一 8~9。）这就给我们看

见，姊妹也可以作申言者，替神说话，并说出神来。盼望我们大家都追求这

个。 

 

老制度扼杀圣徒说话的本能 

在我们改制之前，台北召会有二十三个会所，每个会所都安排了’讲道人’。

这变成我们中间聚会的一个制度，有人负责站讲台传讲信息，有人负责祷告，

有人负责领诗，众弟兄姊妹来聚会可以睡平安觉，什么也不用作。若是要请

弟兄姊妹讲一点话，个个都说不行。就连福音聚会结束时，要弟兄姊妹和福

音朋友谈谈福音，也都不会。如果福音朋友问你什么叫作称义，你就说，’

我也不太懂，我带你去见我们的长老。’不要说大讲特讲，就连谈一点什么

叫作称义也不会。 



我们在这里聚了几十年的会，然而我们聚会的老制度却把我们害了，把我们

说话的本能扼杀了。按肉身说，人生来就有说话的技能。孩子一生下来，才

出母腹，就会发出哭声。从那天起，妈妈就盼望孩子早点说话。等到有一天，

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妈’，母亲就非常快乐。在我看来，孩子会说话，实在

是个不得了的神迹。他看到妈妈，就喊’妈’；看到爸爸，就喊’爸’，一

点都不会喊错。他甚至还知道什么是红，什么是蓝；什么是酸，什么是甜。

这真是奇妙。然而，我们受了撒但的欺骗。几十年来，我们没有让弟兄姊妹

在聚会中说话，结果就真的失去说话的能力了。我曾因患肺病休养了两年半

之久，其中整整一年没下过床。等到病愈要下床时，不仅不能走，连站也不

能。我花了好多工夫操练站，再操练走，才把脚的功能恢复了。同样的，我

们身体上的各种机能若是不用，久而久之，就失去功能了。若是我们把眼睛

蒙起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看东西，结果就会失去视力。人肉身的生命是

如此，我们这些得救重生之人，属灵生命各种的机能也是如此。我再以读书

为例，来说明我们的旧制度只启发听，不启发说。一般人读任何学校总会毕

业，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研究所二年。但我们读’

召会学校’读了三十六年都不毕业。有的人听道听了四十几年，还没有毕业。

只有少数专门讲的人成了圣品阶级。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一年，有十年之

久，每年我都办训练，结果产生了台岛上的一班同工们。我出国后二十多年，

就是这班同工在全台各地讲道，其他人还是不会讲。如果这样下去，十年后，

老同工都离世了，岂不是就撇下大家作孤儿？有的弟兄抱怨召会中人不够用。

我们若不产生属灵的后代，怎么会够用？我们不能走’宗教组织’的路。宗

教组织就是有一班圣品阶级的人，只有他们会讲道，别人都不会讲。会讲的，

就是圣品；不会讲的，就是平民。这是不对的，这样的制度必须翻转。这个

制度存在，会要我们的命。 

 

 

 

 



年长圣徒也能开口说话 

我很同情年长弟兄姊妹，因为我自己也是年长的。年长的都喜欢少作一点，

安静一点，多一点享受。年长的喜欢我们的老制度，是因为一周七天待在家

里，不是孙子、媳妇啰嗦，就是儿子麻烦，其实没有什么福可享，都是麻烦；

一周下来，就是主日最好，到会所去，既不需要开口唱诗，也不需要开口祷

告，更不需要讲道，只要这么一坐，可真轻松。年轻的唱诗，长老祷告，还

有人负责讲道。虽然有时候讲道的可能差一点，总是聊胜于无。晚上再有擘

饼聚会，也很享受，所以年长的都喜欢主日。可是就这么过下去，周周过，

年年过，过了三十六年，听了三十六年，还是毕不了业。我也承认，若要年

长弟兄姊妹开口讲话，等于是要他们受罪。聚会中原本的讲道没有了，改成

大家作见证，讲起话来还南腔北调，真是苦上加苦，一点享受都没有。但是

我们聚会，非有话语不可，老制度是不能再用了。我们用了三十几年，结果

是不灵的。今天早晨我参加了一个年长圣徒的聚会，发现有一班姊妹们祷告

很强。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九八四年以前，我来参加年长聚会，姊妹

们的祷告没有这么强的。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姊妹们特别是带头安静，不

仅没有说话的，连祷告的都没有。今天早上我参加的年长聚会是进步了。这

个逬步就是从改制来的。盼望我们能再往前走一步，不只有祷告，还要操练

说话。弟兄们必须能站起来作见证，或说一点陈明真理的话；例如说说重生

的意义。弟兄姊妹都能照着所陈明的真理站起来作见证。可能有一位圣徒作

见证说，’从前我还没有得救，但是后来听见了福音，我一呼求主，就觉得

里头活了！从那天起，我里头好像多了一个人。我作好事的时候，祂就赞成；

我作坏事的时候，祂就不赞成，就在我里头闹故事。’这样，聚会就活起来

了。可能另一位圣徒也见证说，’早晨我读经的时候，忽然一个思想逬来，

使我担心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于是我就祷告、呼求主，里头就平安许多了。’

这也是相当好的见证，这就是讲说对主的经历。从前我们聚会是一人讲众人

听，这个老制度把大家生机的功能都扼杀了。这乃是累积了三十几年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把它翻掉。 

 

 



为改制祷告 

任何制度的改变都有新旧交替的时期，也难免有青黄不接或受亏损的地方。

召会生活的改制也是如此，但我们若是把眼光放远，将来是很可期待的。盼

望大家运用忍耐，接受负担，尽力把肩膀摆进去，也把祷告摆进去，特别是

年长的更要如此。 

 

圣徒全体都能为主说话 

请大家为两件事好好祷告，第一，就是求主在我们中间产生作教师的人，并

产生申岂者，也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不光是在青年人、中年人中间，就是在

年长圣徒中间也该如此。假使一个聚会有五十人，青年人、中年人和年长的

各占三分之一。聚会时，都是年轻人和中年人说话，年长的都不说话，这样

并不太好，也不够丰富。年轻人虽然有一些新的经历，但是岁月所加在年长

圣徒身上的，并非一日之功。年长圣徒说起话来，总是比年轻人和中年人分

量更重。年长圣徒操练时，不要担心自己语不成章，好像让人看笑话。请不

要这样想，我们众人乃是一家人，因此我们乃是在家里说话。头几次说，可

能有一点不顺；不过，多说就顺了。盼望大家互相鼓励，彼此劝勉，也接受

负袒为这事祷告，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说话的人，并且不是少数两三个，或

五六个，而是全体都能为主说话。有的是作教师，有的是作申言者；就算不

是教师，不是申言者，最低限度也能作见证。一聚起会来，既不分彼此，也

不管早来晚到，先来的就先开始。不论是祷告、唱诗'作见证'或说诗歌都可

以。这没有一定的规矩。只要大家都在生命里，或说诗歌，或唱诗歌，或作

见证，或读几节圣经都可以。如果大家都是活的，聚会就能叫人感觉主的同

在，叫人碰着主，得着主的供应。这样，召会也就是活的，个人也是活的。

这样的人不论在那里都是活的，他在办公室是活的，在学校教书也是活的，

就算他是个学生也是活的。我们也才有真正复兴的召会生活。 

 

 



新路的实行满了圣灵的同在 

第二，我们要为新路祷告。新路并不是外面的办法。我们把人带进来，要靠

圣灵的能力；把人留下来，要靠圣灵的能力；叫人得建立，得造就，也要靠

圣灵的能力。盼望全召会要为着这个负袒多有祷告，甚至宣告禁食祷告。禁

食祷告可以三餐都禁食，也可以只有午餐或晚餐禁食。我们要祷告，叫我们

的叩门传福音，不先是个办法，实在是有圣灵的能力；叫我们的家聚会真有

丰富，能把人留下来；也叫我们在排聚会和区聚会里的说话是出乎灵，并且

满了圣灵的同在。这样，我们的制度改了，路也换了，我们的内涵就是被圣

灵充满。我们必须多方祷告，不能倚靠我们外面的作法。光是人工还不够，

必须人工配神工，必须有神的同在和能力。盼望大家接受这个负担多有祷告，

使全召会在新路上的实行满有圣灵的同在：传福音满有能力，家聚会满了丰

富，排聚会和区聚会更加新鲜。 


